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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影册

澧水，“绿水六十里，水成靛澧
色”，在桑植县境内的打鼓泉、樵自
湾、小茅岩三泉汇合后，在两岸苍翠
拥抱中，一路欢歌跳跃，千回百转向
东奔涌。水色在山间夹谷中随着蓝天
上的云朵和山色变幻，忽而碧绿，忽
而在阳光折射下变成宝石蓝。
澧水放缰而行，至慈利县溪口镇

坪潭处，河面更加宽阔。河岸近处山
峦平缓，澧水经东宛延南折，由先前
的汹涌湍急慢慢变得浩淼潋滟。南岸
青山也俯身由东折北。青山中的一条
古溪由西南往东北在山下注入澧水，
日夜潺潺不息，犹如一曲动人的古
乐，古韵溪这个地名，便由此而来。
大自然鬼斧神工，将澧水和南岸

青山精心雕成了黑白阴阳鱼纹，将古
韵溪雕刻成荡气回肠的圈形。澧水、
南岸的青山、古韵溪，组合成了一幅
栩栩如生的太极八卦图。
大自然的赐与，令古韵溪地灵人

杰。千百年来，古韵溪走出了一代代
英雄。
早在 734年前的南宋，四川藉王

丙发公中进土，派到湖北荆州任刺
史，告老后定居慈利县东阳渡（即现
在的慈利杨柳铺乡）。王丙发生子王
元明，元明生王文珍、王文瑞二子。
王元明后也入仕途。一日，巡察古韵
溪一带的民生，察觉此地为阴阳太极
仙圣之地，便遣其子文珍迁住此地。
王文珍育成祖、盛祖、应祖三子。文
珍百年时给后辈留文：“文治华夏士
远长，安邦定国唯忠良，仁孝传继本
广远，毓善宏开万代昌”。子孙把他
安葬在古韵溪山麓阴阳鱼纹太极图交
汇的山岗上。并遵其遗言，百代传
继，以爱国忠君，仁孝为民为立身之
道，后裔英才辈出。
1895年，文珍公后裔王正道被清

朝同治皇帝授振威将军台湾总兵。王
正道一生清正廉洁。曾有一下级军官
犯法，便铸一同己体重相同的金人相
送求免死，遭王正道怒拒后处死。王
正道为官因不逢迎上司屡遭排斥。他
却不以为然：“不要我干了，我便回
家继续扛我那四斤半的锄头！”其六
十岁时抗击倭寇死于海上，死后身无
分文，乃至于无钱安葬。
文珍公后裔王正雅，入官为云南

通判，1911 年任湖南第四区守备司
令，澧州镇守使，10月 10日武昌起
义爆发，为配合孙中山，以少胜多率
兵攻击荆州清兵，“王统领打荆州”
一时传为佳话。1920年 7月 22日退守
慈利，途径苗市时被敌暗杀，年仅五
十岁。其子王育寅统领王正雅旧部组
成常澧护国军，为父复仇为国效命，
后回溪口创办澧西中学，解放后更名
慈利三中，传承至今。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珍公后裔百

十余人在王继雄军长的带领下踊跃参
加抗日远征军。1944年 5月 11日至 9
月13日，在云南腾冲历经了四个月的

艰苦卓越战斗，成功击败日军第
148、113、114、146 联队 7000 余人，
成为抗日战争以来收复的第一个被日
军驻收的军事要地。在势如雷电的战
斗中，抗日志士军官 1234 员、士兵
17075名为国捐躯，其中文珍公后裔
王家发等三十八人便在其内。现在云
南省政府在腾冲来凤山为抗日阵亡人
士修建“国殇墓园”中，他们的英
名，就镌刻在纪念碑上。他们的尸
骨，还长眠在腾冲的来凤山。
1934年 7月，贺龙、萧克率领的

红二、六军团在溪口建立苏维埃政
权。1935年 2月，在棉花山战斗中由
于人员悬殊，甚是惨烈，文珍后裔两
百余人在王育寅支持下参加了贺龙的
红军队伍，后随贺龙元帅万里长征北
上抗日。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
文珍后裔五十余人为国捐躯。在高大
的锦州解放战争纪念碑上，赫然镌刻
着大批王姓人士的英名。
还有大量的王姓人士，捐躯于在

抗美援朝等战斗中。在朝鲜桧仓陵
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至今
埋着王姓英烈的尸骨。
在古韵溪山麓，在溪口坪潭，在

棉花山上，至今还遗留着红军桥、红
军树、红军战壕等诸多旧址。古韵
溪，被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授予“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古韵溪也同全国各
地农村一样，日新月异。王文珍后裔
精英王章锦，在深圳、广州拼搏创业
十二年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古韵
溪，顺应改革开放潮流，紧跟张家界
市政府旅游兴市、旅游强市、旅游富
民的步伐，投资三千多万元，在古韵
溪畔修建了一个极富浪漫艺术气息的
特色高端民宿——古韵溪山庄，山庄
融旅游、餐饮、住宿、茶楼、KTV、
会议室、公益性广场、公园、健身娱
乐于一体，在山庄后面的树林中修建
了六栋供旅游者夫妻或全家居住的独
栋别墅，三个别出一格的鸟巢房。山
庄气势恢弘，立于澧水南岸桥头，交
通便捷。山庄后青峰高耸气势雄伟，
峰谷含烟嘉木锦锈，山庄前澧水波光
潋滟。
堂前，有一巨幅对联：章旗立地

锦笺论辈排瓜瓞，古酒留人韵座玩春
续口碑，横批：王族彰德义，古韵永
隆昌。王章锦淳朴实在，不善言辞。
他说，我用倾力打造古韵溪山庄的初
衷，是想带动周边村民配套山庄发展
养殖，发展种植，带领乡亲们一起脱
贫奔富裕。目前，古韵溪山庄已吸纳
了60名村民再就业。
近期，古韵溪山庄正在筹建溪口

红色纪念馆，拟将周边村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
后为国为民牺牲的英烈资料陈列其
中。
古韵溪，一块令人向往的圣地。

古韵溪之歌
□王章钧我母亲活了81岁。去世前曾立下

遗嘱：“我家那块老木匾，要好好挂在
屋中！” 我家在马合口白族乡水田坪
村，堂舍中悬挂一块梨木大匾,中书
“挚孝感神”四个大字,上款为“钦家
清军府桑植县正堂随带军功四级初记
录二仄传”,下款为“咸丰八年戊午吉
旦为孝子谷启胜立”。别看这块老木
匾，却是咸丰皇帝亲自书写，并由桑
植县令监制后送到我家的。皇帝送匾
给一个山区贫民，以表彰我祖先谷启
胜割自身小腿肉养母亲的壮举。
谷启胜是我的曾祖父，为人诚实

善良，一生务农为业，与母亲相依为
命。“壬午二年吃糠粑”那回，界上遇
到大旱灾年，家中无米下锅。偏偏遇
到母亲生病，病得奄奄一息。母亲躺
在床上说：“儿啊，我想吃一餐肉，死
哒也闭目。”谷启胜满脸惭愧。他到处
寻肉未果，就跑到附近的一所本主堂
中祭拜，试图找一点肉果贡品为娘充
饥，可什么也没有。眼见天黑，失望
的他拿刀割了自己小腿上的一块肉，
用碗装好，用香火灰撒在伤口上止
血。他对本主说：“祖先啊，我穷得不
能让母亲吃一餐肉，只好割肉给母亲
养病！请祖先赐给我勇气和胆量，请

祖先保佑我的伤口不再滴血！”说完，
伤口竟然不痛了，血也不流了。说也
怪，母亲吃到肉后，病却痊愈了。不
久，谷启胜“挚孝感神”的故事传到
县里，县令亲自将谷启胜请到衙门，
验证核实，一看伤口，大为感动，立
即上书朝廷，咸丰也被谷启胜的孝道
打动，挥毫写就“挚孝感神”四字，
责成桑植县令赶制后送到谷启胜堂舍
悬挂。这一挂，就是 160多年。木匾
虽老，但字迹清晰，被后裔们当成文
物保存下来。 这块匾，曾有人出高价
购买，但我们都不为钱所动。那些
年，一伙人来寨上搜寻，要将这块匾
拆毁，母亲将它悄悄藏在谷堆中。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将这块匾重新
挂上。因为这块匾，是祖先的荣耀，
是我们白族“耕读为本，孝悌传家”
精神与文化的见证，更是一块充满人
性光辉的丰碑。我们家族，从启胜公
算起，今有 7 代，枝枝叶叶延续烟
火，都将“孝”道接力传承，我们家
族目前 300 多人，有博士生、公务
员、商人等 100多人，还有从事各行
各业的农民、工人、教师等，都把行
孝当成一件大事操办。若有不孝行
为，有人会说：“你不孝，那块老木匾

要垮下来砸你的额头！”我们家族带头
弘扬孝道，感动了村民。我们村庄至
今没有发生过虐待父母长辈的不孝事
件。 我今年81岁，从小对父母亲感恩
戴德，孝敬有加。我 8岁那年，父亲
患病去世，我和母亲苦苦度日，我常
到山里摘野果孝敬母亲，有时别人送
一个糍粑，我都会带回家，让她感受
儿子的一片孝心。然而我太小，有时
不懂事，让孝心偏离轨道。有一年寒
冬。我害怕母亲找我耕地，就躲到山
林里捉迷藏，母亲找到我，她手中拿
了一根索子，生气地说：“我们家没有
男人做工夫，粮食从哪里来？你不随
我耕田去，我就一索挂达！”我见母亲
动真格，吓得哭起来，连忙向母亲道
歉。我和母亲上山耕地。牛跑得飞
快，我和母亲又是第一次学耕地，犁
辕执掌不稳，遇到一块硬石头，犁头
上滑，我和母亲双双摔倒在一个沟水
中，身上糊满泥巴，冻得只发抖！娘
也哭，儿也哭！娘哭丈夫死得早，留
下生活这般艰苦？儿哭自己年纪小，
不能耕地养家当？后来，我小小的肩
膀扛住生活的压力，开始养家糊口。
为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我当过篾匠，
当过窑货匠，打短工，做长年，后来

参加工作，我仍与母亲共同生活，感
恩母德。“母亲养我十八年，我养母亲
八十年”的故事在寨上流传。1974年
母亲去世前，指着老木匾一再叮嘱：
“穷死都不能卖木匾，家中这块匾，你
要好好守护它！”难道母亲的最后遗
嘱，就是要我好好保护这块褪了色的
老木牌？哦！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
要我们后裔永远传承孝敬父母尊重长
辈的传统文化。
岁月短,故事长。现在，遵循母亲

的重托，山寨的群众都掂量到了这块
木匾的分量，看到了我家这块木匾的
价值。在家乡修了敬老院，还捐款捐
料筹建了一座孝文化体验园，挖掘这
块匾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让游
人领略白族传统文化的魅力。“说起二
十四大孝，启胜割肉献母亲，香灰止
血感动神，皇帝题字做成匾，歌颂大
爱代代传。”白族三元老司在山寨演傩
愿戏，常这样唱，他们和我母亲一
样，把木匾行孝的故事口口相传，既
是一种血缘探索，又是一种基因教
育，可谓：一块木匾誉天下，挚孝感
神文脉通。一声嘱托接力跑，孝行四
海美名扬。

一块木匾的重托
□谷伏祥 口述 谷俊德 整理

我的结对帮扶户，有四家。朱爹
家、孙爹家、刘爹家、占兄家。
朱爹与我的缘份始于2015年，他

最初与我的那份客气感，在我见了他
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之后渐渐少了。那
天，我握住他老母亲的手，老人家误
以为我是她家孙女，喊了孙女的名
字。自此以后，我们便聊得多了。后
来，我隔三岔五给他买些治痛风的
药，要多少钱，他没问，我也不说。
他与我父亲同年，一个人住着，关节
因伤痛期依然劳作已变形。临近年
关，我再次问起他的收入，他第一次
主动和我算起细帐，种玉米收入多
少，栽红薯加工成粉丝后收入多少
⋯⋯等等。我仔细地听着，他详细地
说着。
孙爹家请了匠人在打圆桶，用来

养蜂和煮酒。老木匠的工钱一天一百
五，管饭。孙爹说，现在已经没有几
个年轻人愿意学木匠这门手艺了，老
木匠是村里难得一寻的工匠了。看到
老木匠干活的样子，我想起小时候我
父亲自己打家具的情景：弹墨线、刨
木花⋯⋯那时和现在，一模一样。孙
妈妈正在做饭，见我来了满面的笑，
她搓搓围裙说孙爹接孙子放学去了。
她说，打了两个蜂桶，就为了多养点
蜂。现在的土蜂蜜价格好，百多块钱
一斤，虽然打蜂桶的价格也不便宜，
但自己宁愿平日再节省些开支，值
得。孙奶奶转身进内屋，拿了一小瓶
蜂蜜出来要我闻闻，说这是她去年自
家割的蜂蜜，问我觉得咋样？我说，
我也不懂啊，你家蜜蜂酿的，肯定
甜。孙奶奶把瓶子擦了擦，用塑料袋
紧紧地裹了递给我，嘱咐我快放包包
里，别让她儿媳妇看到了，之前儿媳

妇问她要来着，她可是说家中没蜂蜜
了。我的眼眶瞬间湿润，我最终没要
这瓶蜂蜜，但心里却特别暖和。
刘爹夫妻俩算是我的结对帮扶户

里最年长的老人了。我每次去刘爹
家，刘爹要么在地里干活，要么坐在
一台 14英寸的电视机前看《三国演
义》。刘妈妈是文盲，自己的名字都
不会写。刘奶奶总是弯着腰在家里地
里干活。有一回我去时，她正弯腰拾
掇着刘爹从山里挖回的野山葱，香气
四溢，这可是农村里餐桌上的珍品。
见了我，忙塞给我几大把，说，好吃
得很⋯⋯
占兄和我年纪差不多。占兄和我

是老庚，生在同一天。他儿子和我女
儿也刚好同年。占兄说，我比他命
好，我笑笑，不敢分辩，只说他将来
会更好。这是我的期望。占兄家正在
修新房，给儿子在二楼预备了将来结
婚用的婚房。占兄的母亲前年去世，
不知为何，我总记得她站在屋前迎我
送我的模样，满脸的褶子，头发花
白，我记得，她生前总是念叨自己的
病，说，吃点药维持着就好。
在我的四家结对户里，已经有两

家结对户的老母亲先后去世。
在与结对帮扶户打交道的这几

年，从陌生，到现在的亲如一家，作
为一名结对帮扶干部，我为他们付出
的其实并不多，可哪怕对他们的一点
点好，都能有回应。
乡村，正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行

动中，在一个个结对干部的小行动
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乡村，有中国人的倔犟，有中

国人的勤劳，有中国文化里流淌的智
慧。

扶贫纪事
□丁雪融

冬坝 周文静 摄

山楂，在我的老家皖南都叫山里
红。每年十月份左右，山由墨绿变为
淡黄时，山里红便熟了。山里红的
红，自然、本色；山里红的甜，清
香，干脆。我们小伙伴们都喜欢山里
红，因为既可以吃，又可以玩。将山
里红采摘下来，用线串成串，俨然一
副佛珠挂链，用黄色和青色的山楂隔
花镶嵌其中，比佛珠挂链更受孩子们
的青睐。见面时，同伴们便个个作拜
佛状，或转动＂佛珠＂作念佛模样，
童真里的俏皮，惹人开怀。
大人同样也喜欢山里红，总是鼓

励孩子们多吃些这样的“山珍”，山里
红通理化气、健胃消食，是好东西。
山里红，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们小时

候唯一无限量供应的水果。
我上初三那年的一个周末，乡邻

约母亲进大山釆山里红。乡邻说，大
山里的山里红果实大，且多，一定会
满载而归的。母亲带上我，另两家是
夫妇俩，三家六人就这么进山了。那
天太阳特别大，灌木林被太阳烤晒，
里面热得不行，还未到山脊我便被闷
得发慌，后来才知道那是中暑了。农
村的孩子都是“放养”，跌打损伤大人
们都习惯了，但这一次，母亲急得脸
色煞白，不停地自责。她找了块＂平
地＂，先用茅草铺好＂床＂，自己试
试舒适性，然后放我躺在上面，并拢
上周围灌木，折弯树叶为我遮荫，用
草帽当扇子，用手指蘸水弹在我脸上

为我降温，不停喂我茶水。好一会
儿，我才缓过气来，症状渐渐消退，
慢慢地恢复了元气。
在茂密的丛林中，是很容易迷路

和走散的。我们釆摘的途中，需要在
灌木丛中分辨山楂树，我跟着那对夫
妇，走得快，没过一会儿，便发现和
母亲走散了。我们走的方向是山楂树
比较密集的地方，沿着山脊两边，山
里红挂满了枝头，我撒欢摘果子，忘
记了母亲。而母亲则跟另一家人跑去
了另外一个地方，山里红树少得很。
母亲只摘了十几斤山里红，便焦急着
早早下山了。我背着四十多斤的＂战
利品＂，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了傍
晚时分才到家。母亲见到我，立即拥

我入怀。我能感觉到她剧烈的颤抖，
孩子终于回来了。听乡邻说，在我回
来之前，她在邻居家和我家来回打探
消息，等我回来，在两三里路之间已
经跑了整整不下二十趟。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熬夜串

＂佛珠＂挂链。母亲第二天将赶露水
集到市场上卖掉这些山货，兑换成
钱，好贴补家用。边串边聊，母亲虽
不停地夸我，但仍看得出她的心有余
悸。按当时的条件，她每次上街回
来，最多给我买一个我的最爱——腌
菜豆干馅包子，那次她破天荒给我买
了两个。
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

我进大山采摘山里红。

采摘山里红
□方太平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天天接我放
学。
读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晚自习，我记

忆尤为深刻。
那晚，倾盆大雨，狂风大作。可一

想到父亲总会来接我，我心里就一点也
不着慌。
教室窗外接学生的家长越聚越

多。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便奔向自己的
家人，我也迫不及待地跑出教室，在人
群中寻找父亲。这天晚上，我找了几圈
都没看到父亲，我开始有点担心。同学
们陆陆续续被父母接走，后来，便只剩
下我跟另外两位同学。我的心里开始
着慌，但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父亲一
定会来接我的。一定会来的。

往雨中目不转睛地盯着，翘首以
盼。暴雨中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其
中一名同学忙迎上去叫了声“爹”，高兴
地跟着走了。
只剩下我跟另外一名小女孩了。
雨越下越大，天色也越来越黑，我

俩有些害怕，都躲在墙角。不知道过了
多久，我被人叫醒，揉揉湿漉漉的眼睛，
睁开一看，是父亲。我“哇”地一声大哭
起来。风声，雨声，恐怖的夜色，实在是
太令人害怕了。父亲用手拍拍我的肩
膀，用手指点我的鼻尖儿逗我：“小孩儿
哭多难看啊！莫哭！爹不是接你来了
嘛，这不是接着你了嘛。”我破涕为笑，
一边接过父亲递来的伞，一边小声嘀
咕“讨厌！”

父亲没再理会我，转身问身边的小
女孩：“小女孩儿，你家在哪里？”小女孩
用手向黑暗的远方指了指说：“我家在
那方，叔叔你家在哪里？”“同方向，走
吧！”
父亲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进雨中。

我看雨下那么大，扯住父亲，大声喊：
“爹！她跟我们不是一个方向！”我不想
淋雨。
“这么晚，又下雨，她一个人留在这
里不安全，也肯定害怕。人和人之间要
互相帮助。”父亲毫不迟疑地继续大踏
步牵着女孩步在雨中，我只得在后面紧
赶慢赶。大概走了二十多分钟，一个人
慌慌张张地从黑暗中跑来，女孩连声叫
“爹！爹！”女孩的父亲跑过来一把抱起

她，一个劲儿地朝父亲说：“谢谢！谢
谢！”
父亲牵着我转身往回走。
“爹，您怎么才接我来，您不知道下
雨啦？”我问父亲。
“华儿，来，把伞换一下。”父亲没有
先回我的话，而是赶紧换走了我撑着的
那把有破洞的小伞。父亲牵着我的手，
说：“孩子，别生气。其实我早就来校
了，看到学校寄宿生的屋顶瓦上有裂
缝，大块漏雨，我去修屋顶了。爹是教
师，寄宿生的父母不在身边，老师就是
他们的亲人。”
雨中，手电筒的光照着父亲坚实的

脚步，父亲的身影，越走越高大，越走
越高大。

父亲
□邓锦华


